
開放文學  -- 諷刺警世  -- 初刻拍案驚奇
第二十五卷  趙司戶千里遺音　蘇小娟一詩正果

　　詩曰：　　　　青樓原有掌書仙，未可全歸露水緣。

　　　　多少風塵能自拔，淤泥本解出青蓮。

　　這四句詩，頭一句「掌書仙」，你道是甚麼出處？列位聽小子說來：唐朝時長安有一個倡女，姓曹名文姬，生四五歲，便好文

字之戲。及到笄年，丰姿艷麗，儼然神仙中人。家人教以絲竹官商，他笑道：「此賤事豈吾所為？惟墨池筆家，使吾老於此間，足

矣。」他出口落筆，吟詩作賦，清新俊雅。任是才人，見他欽伏。至於字法，上逼鍾、王，下欺顏、柳，真是重出世的衛夫人。得

其片紙只字者，重如拱壁，一時稱他為「書仙」，他等閑也不肯輕與人寫。長安中富貴之家，豪傑之土，輦輸金帛，求聘他為偶

的，不記其數。文姬對人道：「此輩豈我之偶？如欲偶吾者，必先投詩，吾當目擇。」此言一傳出去，不要說吟壇才子，爭奇鬥

異，各獻所長，人人自以為得「大將」，就是張打油、胡釘鉸，也來做首把，撮個空。至於那強斯文，老臉皮，雖不成詩，押韻而

已的，也偏不識廉恥，謅他娘兩句出醜一番。誰知投去的，好歹多選不中。這些人還指望出張續案，放遭告考，把一個長安的子

弟，弄得如醉如狂的。文姬只是冷笑。最後有個岷江任生，客於長安，聞得此事，喜道：「吾得配矣。」旁人問之，他道：「鳳棲

梧，魚躍淵，物有所歸，豈妄想乎？」遂投一詩云：

　　　　玉皇殿上掌書仙，一染塵心謫九天。

　　　　莫怪濃香薰骨膩，霞衣曾惹御爐煙。

　　文姬看待畢，大喜道：「此真吾夫也！不然，怎曉得我的來處？吾願與之為妻。」即以此詩為聘定，留為夫婦。自此，春朝秋

夕，夫婦相攜，小酌微吟，此唱彼和，真如比翼之鳥，並頭之花，歡愛不盡。

　　如此五年後，因三月終旬，正是九�日春光已滿，夫妻二人設酒送春。對飲間，文姬忽取筆硯題詩云：
　　　　仙家無復亦無秋，紅日清風滿翠樓。

　　　　況有碧霄歸路穩，可能同駕五雲虯？

　　題畢，把與任生看。任生不解其意，尚在沉吟，文姬笑道：「你向日投詩，已知吾來歷，今日何反生疑？吾本天上司書仙人，

偶以一念情愛，謫居人間二紀。今限已滿，吾欲歸，子可偕行。天上之樂，勝於人間多矣。」說罷，只聞得仙樂飄空，異香滿室。

家人驚異間，只見一個朱衣吏，持一玉版，朱書篆文，向文姬前稽首道：「李長吉新撰《白玉樓記》成，天帝召汝寫碑。」文姬拜

命畢，攜了任生的手，舉步騰空而去。雲霞閃爍，鸞鶴繚繞，於時觀者萬計，以其所居地，為「書仙里」。這是「掌書仙」的故

事，乃是倡家第一個好門面話柄。

　　看官，你道倡家這派起於何時？原來起於春秋時節。齊大夫管仲設女閶七百，征其合夜之錢，以為軍需。傳至於後，此風大

盛。然不過是侍酒陪歌，追歡買笑，遣興陶情，解悶破寂，實是少不得的。豈至遂為人害？爭奈「酒不醉人人自醉，色不進人人自

迷」，才有歡愛之事，便有迷戀之人﹔才有迷戀之人，便有坑陷之局。做姊妹的，飛絮飄花，原無定主﹔做子弟的，失魂落魄，不

惜餘生。怎當得做鴇兒、龜子的，吮皿磨牙，不管天理，又且轉眼無情，回頭是計。所以弄得人傾家蕩產，敗名失德，喪軀殞命，

盡道這娼妓一家是陷入無底之坑，填雪不滿之井了。總由於弟少年浮浪沒主意的多，有主意的少﹔娼家習慣風塵，有圈套的多，沒

圈套的少。至於那雛兒們，一發隨波逐浪，那曉得葉落歸根？所以百�個妹妹裡頭，討不出幾個要立婦名、從良到底的。就是從了
良，非男負女，即女負男，有結果的也少。卻是人非木石，那鴇兒只以錢為事，愚弄子弟，是他本等，自不必說。那些做妓女的，

也一樣娘生父養，有情有竅，日陪歡笑，夜伴枕席，難道一些心也不動？一些情也沒有？只合著鴇兒，做局騙人過日不成？這卻不

然。其中原有真心的，一意綢繆，生死不變﹔原有肯立至的，亟思超脫，時刻不忘。從古以來，不止一人。而今小子說一個妓女，

為一情人相思而死，又周全所愛妹子，也得從良，與看官們聽，見得妓女也百好的。有詩為證，詩云：

　　　　有心已解相思死，況復留心念連理。

　　　　似此多情世所稀，請君聽我歌天水。

　　　　天水才華席上珍，蘇娘相向轉相親

　　　　一官各阻三年約，兩地同歸一日魂。

　　　　遺言弱妹曾相托，敢謂冥途忘舊諾？

　　　　愛推同氣了良緣，賡歌一絕于飛樂。

　　話說宋朝錢塘有個名妓蘇盼奴，與妹蘇小娟，兩人俱俊麗工詩，一時齊名。富豪子弟到臨安者，無不願識其面。真個車馬盈

門，絡繹不絕。他兩人沒有嬤嬤，只是盼兒當門抵戶，卻是姊妹兩個多自家為主的。自道品格勝人，不耐煩隨波逐浪，雖在繁華績

麗所在，心中常懷不足。只願得遇個知音之人，隨他終身，方為了局的。姊妹兩人意見相同，極是過得好。盼奴心上有一個人，乃

是皇家宗人叫做趙不敏，是個太學生。原來宋時宗室自有本等祿食，本等職銜﹔若是情願讀書應舉，就不在此例了。所以趙不敏有

個房分兄弟趙不器，就自去做了個院判：惟有趙不敏自恃才高，務要登第，通籍在太學。他才思敏捷，人物風流。風流之中，又帶

些忠誠真實，所以盼奴與他相好。盼奴不見了他，飯也是吃不下的。趙太學是個書生，不會經管家務，家事日漸蕭條，盼奴不但不

嫌他貧，凡是他一應燈火酒食之資，還多是盼奴周給他，恐怕他因貧廢學，常對他道：「妾看君決非庸下之人，妾也不甘久處風

塵。但得君一舉成名，提掇了妻身出去，相隨終身，雖布素亦所甘心。切須專心讀書，不可懈怠，又不可分心他務。衣食之需，只

在妾的身上，管你不缺便了。」

　　小娟見姐姐真心待趙太學，自也時常存一個揀人的念頭，只是未曾有個中意的。盼奴體著小娟意思，也時常替他留心，對太學

道：「我這妹子性格極好，終久也是良家的貨。他日你若得成名，完了我的事，你也替他尋個好主，不在了我姊妹一對兒。」太學

也自愛著小娟，把盼奴的話牢牢記在心裡了。太學雖在盼奴家往來情厚，不曾破費一個錢，反得他資助讀書，感激他情意，極力發

憤。應過科試，果然高捷南宮。盼奴心中不勝歡喜，正是：

　　　　銀缸斜背解鳴璫，小語低聲喚玉郎。

　　　　從此不知蘭麝貴，夜來新惹桂技香。

　　太學榜下未授職，只在盼奴家裡，兩情愈濃，只要圖個終身之事。卻有一件：名妓要落籍，最是一件難事。官府恐怕缺了會承

應的人，上司過往嗔怪，許多不便，�個到有九個不肯。所以有的批從良牒上道﹔「幕《周南》之化，此意良可矜﹔空冀北之群，
所請宜不允。」官司每每如此。不是得個極大的情分，或是撞個極幫襯的人，方肯周全。而今蘇盼奴是個有名的能詩妓女，正要插

趣，誰肯輕輕便放了他？前日與太學往來雖厚，太學既無錢財，也無力量，不曾替他營脫得樂籍。此時太學因然得第，盼奴還是個

官身，卻就娶他不得。

　　正在計較間，卻選下官來了，除授了襄陽司戶之職。初授官的人，礙了體面，怎好就與妓家討分上脫籍？況就是自家要取的，

一發要惹出議論來。欲待別尋婉轉，爭奈憑上日子有限，一時等不出個機會。沒奈何只得相約到了襄陽，差人再來營幹。當下司戶

與盼奴兩個抱頭大哭，小娟在旁也陪了好些眼淚，當時作別了。盼奴自掩著淚眼歸房，不題。

　　司戶自此赴任襄陽，一路上鳥啼花落，觸景傷情，只是想著盼奴。自道一到任所，便托能幹之人進京做這件事。誰知到任事

忙，匆匆過了幾時，急切裡沒個得力心腹之人，可以相托。雖是寄了一兩番信，又差了一兩次人，多是不尷不尬，要能不夠的。也



曾寫書相托在京友人，替他脫籍了當，然後圖謀接到任所。爭奈路途既遠，亦且寄信做事，所托之人，不過道是娼妓的事，有緊沒

要，誰肯知痛著熱，替你�分認真做的？不過討得封把書信兒，傳來傳去，動不動便是半年多。司戶得一番信，只添得悲哭一番，
當得些甚麼？

　　如此三年，司戶不遂其願，成了相思之病。自古說得好：「心病還須心上醫。」眼見得不是盼奴來，醫藥怎得見效？看看不

起。只見門上傳進來道：「外邊有個趙院判，稱是司戶兄弟，在此侯見。」司戶聞得，忙叫「請進」。相見了，道：「兄弟，你便

早些個來，你哥哥不見得如此！」院判道：「哥哥，為何病得這等了？你要兄弟早來，便怎麼？」司戶道：「我在京時，有個教坊

妓女蘇盼奴，與我最厚。他資助我讀書成名，得有今日。因為一時匆匆，不替他落得籍，同他到此不得。原約一到任所，差人進京

圖幹此事，誰知所托去的，多不得力。我這裡好不盼望，不甫能勾回個信來，定是東差西誤的。三年以來，我心如火，事冷如冰，

一氣一個死。兄弟，你若早來幾時，把這個事托你，替哥哥幹去，此時盼奴也可來，你哥哥也不死。如今卻已遲了！」言罷，淚如

雨下。院判道：「哥哥，且請寬心！哥哥千金之軀，還宜調養，望個好日。如何為此閑事，傷了性命？」司戶道：「兄弟，你也是

個中人，怎學別人說談話？情上的事，各人心知，正是性命所關，豈是閑事！」說得痛切，又發昏上來。

　　隔不多兩日，恍惚見盼奴在眼前，愈加沉重，自知不起。呼院判到床前，矚付道：「我與盼奴，不比尋常，真是生死交情。今

日我為彼而死，死後也還不忘的。我三年以來，共有俸祿餘資若干，你與我均勻，分作兩分。一分是你收了，一分你替我送與盼奴

去。盼奴知我既死，必為我守。他有妹小娟，俊雅能吟，盼奴曾托我替他尋人。我想兄弟風流才俊，能了小娟之事。你到京時，可

將我言傳與他家，他家必然喜納。你若得了小娟，誠是佳配，不可錯過了！一則完了我的念頭，一則接了我的瓜葛。此臨終之托，

千萬記取！」院判涕泣領命，司戶言畢而逝。院判勾當喪事了畢，帶了靈柩歸葬臨安。一面收拾東西，竟望錢塘進發不題。

　　卻說蘇盼奴自從趙司戶去後，足不出門，一客不見，只等襄陽來音。豈知來的信，雖有兩次，卻不曾見幹著了當的實事。他又

是個女流，急得亂跳也無用，終日盼望納悶而已。一日，忽有個于潛商人，帶者幾箱官絹到錢塘來，聞著盼奴之名，定要一見，纏

了幾番，盼奴只是推病不見，以後果然病得重了，商人只認做推托，心懷憤恨。小娟雖是接待兩番，曉得是個不在行的蠢物，也不

把眼稍帶者他。幾番要砑在小娟處宿歇，小娟推道：「姐姐病重，晚間要相伴，伏侍湯藥，留客不得。」畢竟纏不上，商人自到別

家嫖宿去了。

　　以後盼奴相思之極，恍恍惚惚。一日忽對小娟道：「妹子好住，我如今要去會趙郎了。」小娟只道他要出門，便道：「好不遠

的途程！你如此病體，怎好去得？可不是癡話麼？」盼奴道：「不是癡話，相會只在霎時間了。」看看聲絲氣咽，連呼趙郎而死。

小娟哭了一回，買棺盛貯，設個靈位，還望乘便捎信趙家去。只見門外兩個公人，大刺刺的走將進來，說道府判衙裡喚他姊妹去對

甚麼官絹詞訟。小娟不知事由，對公人道：「姐姐亡逝已過，見有棺柩靈位在此，我卻隨上下去回復就是。」免不得賠酒賠飯，又

把使用錢送了公人，吩咐丫頭看家，鎖了房門，隨著公人到了府前，才曉得于潛客人被同伙首發，將官絹費用宿娼，拿他到官。懷

著舊恨，卻把盼奴、小娟攀著。小娟好生負屈，只待當官分訴，帶到時，府判正赴堂上公宴，沒工夫審理。知是錢糧事務，喝令

「權且寄監！」可憐：

　　　　粉黛叢中艷質，囹圄隊裡愁形。

　　　　吉凶全然未保，青龍白虎同行。

　　不說小娟在牢中受苦，卻說趙院判扶了兄柩來到錢塘，安厝已了。奉著遺言，要去尋那蘇家。卻想道：「我又不曾認得他一

個，突然走去，那裡曉得真情？雖是吾兄為盼奴而死，知他盼奴心事如何？近日行徑如何？卻便孟浪去打破了？」猛然想道：「此

間府判，是我宗人，何不托他去喚他到官來，當堂間他明白，自見下落。」一直逕到臨安府來，與府判相見了，敘寒溫畢，即將兄

長亡逝已過，所托盼奴、小娟之事，說了一遍，要府判差人去喚他姊妹二人到來。府判道：「果然好兩個妓女，小可著人去喚來，

宗丈自與他說端的罷了。」隨即差個祗候人拿根笠去喚他姊妹。

　　祗候領命去了。須臾來回話道：「小人到蘇家去，蘇盼奴一月前已死，蘇小娟見繫府獄。」院判、府判俱驚道：「何事繫

獄？」祗候回答道：「他家裡說為于潛客人誣攀官絹的事。」府判點頭道：「此事在我案下。」院判道：「看亡兄分上，宗丈看顧

他一分則個。」府判道：「宗丈且到敝衙一坐，小可叫來問個明白，自有區處。」院判道：「亡兄有書札與盼奴，誰知盼奴已死

了。亡兄卻又把小娟托在小可，要小可圖他終身，卻是小可未曾與他一面，不知他心下如何。而今小弟且把一封書打動他，做個媒

兒，煩宗丈與小可婉轉則個。」府判笑道：「這個當得，只是日後不要忘了媒人！」大家笑了一回，請院判到衙中坐了，自己升

堂。

　　叫人獄中取出小娟來，問道：「于潛商人，缺了官絹百匹，招道『在你家花費』，將何補償？」小娟道：「亡姊盼奴在日，曾

有個于潛客人來了兩番。盼奴因病不曾留他，何曾受他官絹？今姊已亡故無證，所以客人落得誣攀。府判若賜周全開豁，非唯小娟

感荷，盼奴泉下也得蒙恩了。」府判見他出語婉順，心下喜他，便問道：「你可認得襄陽趙司戶麼？」小娟道：「趙司戶未第時，

與姊盼奴交好，有婚姻之約，小娟故此相識。以後中了科第，做官去了，屢有書信，未完前願。盼奴相思，得病而亡，已一月多

了。」府判道：「可傷！可傷！你不曉得趙司戶也去世了？」小娟見說，想著姊妹，不覺淒然吊下淚來道：「不敢拜問，不知此信

何來？」府判道：「司戶臨死之時，不忘你家盼奴，遣人寄一封書，一置禮物與他。此外又有司戶兄弟趙院判，有一封書與你，你

可自開看。」小娟道：「自來不認得院判是何人，如何有書？」府判道：「你只管拆開看，是甚話就知分曉。」

　　小娟領下書來，當堂拆開讀著。原來不是什麼書，卻是首七言絕句。詩云：

　　　　當時名妓鎮東吳，不好黃金只好書。

　　　　借問錢塘蘇小小，風流還似大蘇無？

　　小娟讀罷詩，想道：「此詩情意，甚是有情於我。若得他提挈，官事易解。但不知趙院判何等人品？看他詩句清俊，且是趙司

戶的兄弟，多應也是風流人物，多情種子。」心下躊躇，默然不語。府判見他沉吟，便道：「你何不依韻和他一首？」小娟對道：

「從來不會做詩。」府判道：「說那裡話？有名的蘇家姊妹能詩，你如何推托？若不和待，就要斷賠官絹了。」小娟謙詞道：「只

好押韻獻醜，請給紙筆。」府判叫取文房四寶與他，小娟心下道：「正好借此打動他官絹之事。」提起筆來，毫不思索，一揮而

就，雙手呈上府判。府判讀之。詩云：

　　　　君住襄江妾在吳，無情人寄有情書。

　　　　當年若也來相訪，還有于潛絹也無？

　　府判讀罷，道：「既有風致，又帶詼諧玩世的意思，如此女子，豈可使溷於風塵之中？」遂取司戶所寄盼奴之物，盡數交與了

他，就准了他脫了樂籍，官絹著商人自還。小娟無干，釋放寧家。小娟既得辨白了官絹一事，又領了若干物件，更兼脫了籍。自想

姊妹如此煩難，自身卻如此容易，感激無盡，流涕拜謝而去。

　　府判進衙，會了院判，把適才的說話與和韻的詩，對院判說了，道：「如此女子，真是罕有！小可體貼宗丈之意，不但免他償

絹，已把他脫籍了。」院判大喜，稱謝萬千，告辭了府判，竟到小娟家來。

　　小娟方才到得家裡，見了姊妹靈位，感傷其事，把司戶寄來的東西，一件件擺在靈位前。看過了，哭了一場，收拾了。只聽得

外面叩門響，叫丫頭問明白了開門。」丫頭問：「是那個？」外邊答道：「是適來寄書趙院判。」小娟聽得「趙院判」三字，兩步

移做了一步，叫丫頭急開門迎接。院判進了門，抬眼看那小娟時，但見：

　　　　臉際蓉掩映，眉間楊柳停勻。若教夢裡去行雲，管取襄王錯認。殊麗全由帶韻，多情正在含顰。司空見慣也銷魂，何況風

流少俊？



　　說那院判一見了小娟，真個眼迷心蕩，暗道：「吾兄所言佳配，誠不虛也！」小娟接入堂中，相見畢，院判笑道：「適來和得

好詩。」小娟道：「若不是院判的大情分，妾身官事何由得解？況且乘此又得脫籍，真莫大之恩，殺身難報。」院判道：「自是佳

作打動，故此府判�分垂情。況又有亡兄所矚，非小可一人之力。」小娟垂淚道：「可惜令兄這樣好人，與妾亡姊真個如膠似漆
的。生生的阻隔兩處，俱謝世去了。」院判道：「令姊是幾時沒有的？」小娟道：「方才一月前某日。」院判吃驚道：「家兄也是

此日，可見兩情不捨，同日歸天，也是奇事！」小娟道：「怪道姊妹臨死，口口說去會趙郎，他兩個而今必定做一處了。」院判

道：「家兄也曾累次打發人進京，當初為何不脫籍，以致阻隔如此？」小娟道：「起初令兄未第，他與亡姊恩愛，已同夫妻一般。

未及慮到此地，匆匆過了日子。及到中第，來不及了。雖然打發幾次人來，只因姊妹名重，官府不肯放脫。這些人見略有些難處，

丟了就走，那管你死活？白白裡把兩個人的性命誤殺了。豈知今日妾身托賴著院判，脫籍如此容易！若是令兄未死，院判早到這裡

一年半年，連姊妹也超脫去了。」院判道：「前日家兄也如此說，可惜小可浪游薄宦，到家兄衙裡遲了，故此無及。這都是他兩人

數定，不必題了。前日家兄說，令姊曾把娟娘終身的事，托與家兄尋人，這話有的麼？」小娟道：「不願迎新送舊，我姊妹兩人同

心。故此姊妹以妾身托令兄守人，實有此話的。」院判道：「亡兄臨終把此言對小可說了，又說娟娘許多好處，攛掇小可來會令姊

與娟娘，就與娟娘料理其事，故此不遠千里到此尋問。不想盼娘過世，娟娘被陷，而今幸得保全了出來，脫了樂籍，已不負亡兄與

令姊了。但只是亡兄所言娟娘終身之事，不知小可當得起否？憑娟娘意下裁奪。」小娟道：「院判是貴人，又是恩人，只怕妾身風

塵賤質，不敢仰攀，賴得令兄與亡姊一脈，親上之親，前日家賜佳篇，已知屬意﹔若蒙不棄，敢辭箕帚？」院判見說得入港，就把

行李什物都搬到小娟家來。是夜即與小娟同宿。趙院判在行之人，況且一個念著亡兄，一個念著亡姊，兩個只恨相見之晚，分外親

熱。此時小娟既己脫籍，便可自由。他見院判風流蘊藉，一心待嫁他了。只是亡姊靈柩未殯，有此牽帶，與院判商量。院判道：

「小可也為扶亡兄靈柩至此，殯事未完。而今擇個日子，將令姊之柩與亡兄合葬於先塋之側，完他兩人生前之願，有何不可！」小

娟道：「若得如此，亡魂俱稱心快意了。」院判一面揀日，如言殯葬已畢，就央府判做個主婚，將小娟娶到家裡，成其夫婦。

　　是夜小娟夢見司戶、盼奴如同平日，坐在一處，對小娟道：「你的終身有托，我兩人死亦瞑目。又謝得你夫妻將我兩人合葬，

今得同棲一處，感恩非淺。我在冥中保佑你兩人後福，以報成全之德。」言畢小娟驚醒。把夢中言語對院判說了。院判明日設祭，

到司戶墳上致奠。兩人感念他生前相托，指引成就之意，俱各慟哭一番而回。此後院判同小娟花朝月夕，賡酬唱和，詩詠成帙。後

來生二子，接了書香。小娟直與院判齊白而終。

　　看官，你道此一事，蘇盼奴助了趙司戶功名，又為司戶而死，這是他自己多情，已不必說。又念著妹子終身之事，畢竟所托得

人，成就了他從良。那小娟見趙院判出力救了他，他一心遂不改變，從他到了底。豈非多是好心的妓女？而今人自沒主見，不識得

人，亂迷亂撞，著了道兒，不要冤枉了這一家人，一概多似蛇蠍一般的，所以有編成《青泥蓮花記》，單說的是好姊妹出處，請有

情的自去看。有詩為證：

　　　　血軀總屬有情倫，字有章臺獨異人？

　　　　試看死生心似石，反令交道愧沉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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